哲人之思  富民之志
——追述费老三访江村时宝塔街之行

陈福民
1981年，国庆节刚过，丹桂飘香，金风送爽。震泽镇房管所所长沈乃明如往日一样在办公室处理案头文件。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镇政府打来的，通知沈乃明，费孝通先生在震泽调研，他想去宝塔街看看，现在就过来，希望房管所工作人员陪同他去。那时，镇政府在通泰桥西堍，距设在虹桥附近的房管所仅数百米之遥。不一会，费老已在退居二线的原震泽镇镇长宋绪芸的陪同下，徒步来到房管所。费老跟照片上一样，胖胖的，精神很好，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和大家见过后，费老没有逗留，即要去宝塔街。那时镇上房管、土管和城建均由房管所负责。随同费老去宝塔街的除宋绪芸及主管房管、城建的沈乃明外，还有分管土管的庄承武。一行四人，沿着藕河街自西向东走去。
费老对震泽镇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民国14年（1925年），费老的姐姐费达生先生在开弦弓村帮助农民开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时，就曾在震泽镇宝塔街慈云禅寺内举办过制丝传习所，推广缫丝新法。民国23年（1934年），江苏省女子私立蚕校租赁接办震泽缫丝厂（后更名为震泽制丝所），费达生任经理。1936年，费老去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不幸负伤，在开弦弓村姐姐身边休养时，也曾乘坐航船造访过震泽。当时，震泽市河里停靠着二三百条来自镇周围农村的航船，让他感到了震泽这个农村经济中心，商品集散式小城镇的巨大魅力，激发了他以后调查、研究小城镇经济的热情，历久不衰，百折不回。费老此番三访江村之际，旧地重游，对震泽自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费老沿藕河街东行，从师俭堂北面绕至宝塔街，在三官堂弄、缸甏弄察看了几处古宅，再由宝塔街折回西行，向师俭堂走去。师俭堂在宝塔街西端，是公管房产，系清代中叶震泽“红顶商人”徐氏建筑，前后六进，占地2750平方米，147间房屋。此时，该建筑前几进是商业单位的门市部和仓库，后几进杂居着37户居民，连小小的锄经园内的四面厅也被住户砖封占用着。费老一边倾听着房管所工作人员的介绍，一边随着众人从幽暗的备弄进入师俭堂。他在楼上楼下，穿堂过房，绕了一圈，并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临离开师俭堂时，费老语重心长地对陪同人员说了这么一番话：外国人高楼大厦见多了，中国的古宅却少见。徐家这样的古建筑要保护好，杂居在这里的居民要逐步搬迁出去，另作安排。震泽古镇区要保护好，宜在镇东北另建新镇区。
震泽镇有着千年的历史，不但小桥流水，风光秀丽，而且文化积淀深厚，历史遗存丰富。但以往由于贫困落后等诸多原因，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同时未能兼及保护古镇区，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和近代建筑未能保存，众多的河浜池潭被填塞，筑路或建房，以致水乡风貌大为减色。更让人痛惜的是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为方便交通，拆除了镇中初建无考，重建于宋淳祐二年（1242年）的底定桥。现在我们只能在电影《林家铺子》里惊鸿一瞥地遥看这座古桥的倩影了。
费老一席话，闻者皆高兴。沈乃明回去后即依照费老的嘱托，镇政府的意见，草拟了一个震泽镇镇区发展规划，把东起金星村青年河，西到新开河；北始勤幸大队高桥头（现属勤幸村），南至平（平望）南（南浔）公路（今318国道），规划为新镇区，并绘制了规划图。可能是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此方案未能实施，最终还是确定了向南发展的城建规划。今年春天，当沈乃明先生讲述这件往事时，笔者听后，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费老的宝塔街之行是在1981年，改革开放的第三年，“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29年前，费老就睿智地看到震泽丰富的人文遗存是旅游文化产业可贵的资源，可以开发利用，造福一方。在费老对震泽的拳拳深情中，闪耀着高瞻远瞩的哲人之思，民生为重的富民之志，这是费老留给震泽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足以启迪来者，激励后人。

可以告慰费老的是，这些年来震泽的旅游文化产业有了喜人的发展。师俭堂内的住户、企业早已搬迁，经过精心修复的师俭堂已于2004年4月对外开放，2006年被评为AAA级国家景区。震泽现已拥有国家级文保单位1个，省级文保单位4个，市级文保单位28个，2009年，重建文昌阁工程和宝塔街修复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这是费老“要保护古镇区”的理念得到实践和推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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